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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祖功德昭日月
华夏文明，源起文字，创制者，仓子爷仓颉。

后人尊其为文祖或字祖。仓颉文化全国多处，鲁
山一处，别具特色。

鲁城西北有乡，名曰仓头，地形酷似船状。原
乡政府院内，有巨冢突起。冢高数丈，红石围砌。
冢上大殿巍峨，廊庑俨然。该冢传为安葬仓颉之
冢。冢上小院，乃祭祀这位文明先驱的仓颉祠。

仓颉祠坐北朝南。拾阶而上，但见正殿 7间，
东西厢房各 3 间。雕梁画栋，古朴雄伟。正殿奉
仓颉及与之同一时期的史官和隶首神像。仓颉像
为汉白玉，高 1.7 米，为华裔泰商蔡卓明所捐。

祠院内，应着正殿，长一棵皂角古树，合抱参
天，挺拔成荫，栖鸟成群。老干虬枝，含云纳气。
千年的树龄，洞穿历史，守护着仓颉冢台。树前，
亦置仓颉铜像一尊，乃湖北客商刘道成赠予。院
内更有古碑数通，分属元明清三个朝代。碑文记
载，该祠宋元明清多次修建。又有“造字台”断
碑。现在建筑规制，为 2011 年修缮，保留了原来
的结构和风格。

巨冢、大殿、古木、红墙，组成和谐整体，使整
个院落平添一派肃穆之气。

仓颉离世时，很多字尚未造出。传，黄帝遵

其遗愿，将其遗体葬于他生前耕耘劳作之地，藏
在造字台下。造字台也成了仓颉冢。此地，即今
鲁山仓头。

凝固的历史，立体的乐章。仓颉造字台、仓
颉冢、仓颉祠，构建出神秘的仓颉文化。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号史皇氏，为黄帝史
官，上古部落首领。其四目灵光，生有睿德。感结
绳记事之烦琐，穷天地之变化，仓颉探堪山川，仰
观天象，俯察龟文鸟羽，创制出文字符号。诸多史
书记载了他创制文字的功绩。《吕氏春秋》曰：“仓
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造文字。”《淮南子》载:

“史皇生而能书。”“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
夜哭。”《说文解字》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
远之迹，知今之可相别异也，构造书契。”

我们遥想，4600 多年前，黄帝率部族击败炎
帝，把疆域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作为部族首
领，辽阔的土地、众多的人口给黄帝带来庞杂的
事务，使他宵衣旰食、劳顿不堪。又加先民不懂
科学，对上天神鬼敬畏有加，每年祭祀种类繁多，
这些事情弄得黄帝顾此失彼。于是，黄帝经过走
访，发现了睿智的仓颉，封他为史皇官，让他想出
办法，以便于自己从烦琐的事务中解脱。仓颉苦

思冥想，先以画图，解决祭祀，后又扩展，用符号
文字，对日常生活记载。这便是象形文字的开
端。由此，我国文字飞跃，成为汉字。

象形文字，使用方便，易懂易记，百姓乐意习
学。每天求助仓颉者络绎不绝。仓颉一人，难以
满足众人之求。他焦灼不安，这么一急，身体激
变，一下子，又生出两只眼睛、一双手，人称四目
仓颉。

百姓感其造字功德，在他去世后，就在县城
西北，他生前经常造字的地方，造了一座大冢，让
他在里面继续造字。仓颉冢造成后，黄帝将此地
赐名仓子头。今人略谓仓头也。

文字一出，上天被惊，天降粟米，众鬼啼哭。
上天担忧，凡人贪图画字小利，抛弃农耕，遭受饥
荒；鬼神惧怕，人间有了文字产生温暖，自身受到
挤压。仓颉所创，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而今，汉字几经演变，几乎脱去仓颉始创之
原状。但其功绩，诚俎豆千秋。

仓头乡历史久远，境内古迹众多。仓头村东
禹王河畔，有禹王冢。仓头村南，有商周贵族墓
葬群，曾出土西周青铜器父庚尊，底部铭文“折子
孙父庚”；出土父乙提梁卣，底部铭文“伯乍父乙

尊”；出土兕觥、提梁卣、大口尊、鸟腿鼎、觯、觚
爵等青铜器。多有铭文。皆系国宝。

在仓头，有关仓颉造字的传说十分丰富。仓
头的许多地名都与仓颉有关。如“天雨粟”的青
谷寺、康沟、米湾等自然村。还有贮藏谷子小米
的仓房、赵窑、李窑、潘窑、白窑、鹁鸽窑、宗窑、
金灯窑、北沟窑，以及大悟山、仓颉洞、仓颉山、
仓颉岭、娘娘山、铜洞沟、金蟾石、地上井、古灵
泉等。

仓头因仓颉而得名，因仓颉而神奇。民间传
说与上古遗址相印证，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遗
迹，无声地述说着远古的喧嚣与繁荣。仓颉与仓
头紧密相连。仓颉文化与鲁山密不可分。

文字乃中华文明之源。没有仓颉造出汉字，
很难想象能有今天汗牛充栋的史册。仓头文风，
薪火承传，成为汉字节的发源地。自 2016 年迄
今，鲁山已连续举办了七届世界汉字节。每年农
历三月二十八日，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人士、文化
学者数万人齐聚仓头，共襄盛举，一起感受仓颉
文化魅力。

每一次，当我徜徉在仓颉祠内，思古之幽情，
油然而生。

绿水青山总是春绿水青山总是春（（国画国画）） 沈钊昌沈钊昌

蔷薇花开了，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上都
是蔷薇花的美图。未能免俗，和好友开车直
奔网红地打卡蔷薇花。

暮春的天气，温度适宜，微风不燥。一路
东行，心早被那一墙馨香涌动的蔷薇牵引。

停车缓步向前。满满一墙的花海就那
样携着馨香、携着暮春的绚烂，赫然铺展在
眼前。原谅我词穷，我想我是做好准备的，
做好欣赏满架蔷薇的心理建设的，但仿佛我
又没有做好准备。面对满墙摇曳娇媚、姿态
旖旎的蔷薇花，那种万千花朵随风自舞的动
态神韵，那种满枝红蕊争相媲美的妖娆多
姿，似乎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显得多余。只有
静静地欣赏，看蜂儿与花朵的浓情蜜意，听
花儿与春风互诉衷肠。

我不知道这一墙的蔷薇花海，用了几
年的生长周期，或许 5年、10年。我一度怀
疑这堵墙是否真的能承受这些蔷薇的重
量。一堵镂空的铁栅栏墙面，成片成片的
蔷薇，枝枝蔓蔓缠绕拖曳在墙面上，墙面似
乎不堪重负，又好像这些蔷薇本来就该缠
绕于此。墙与蔷薇相携而生，相互依存。
一堵普普通通的墙，因了蔷薇而焕发生机、
光彩耀眼，乃至引来诸多关注的目光，驻足
欣赏，流连忘返。

墙的里面站立着一排高大的树木，我不
确定是什么树。之所以不确定，是因为满架
蔷薇已经完全遮住了视线。有几株蔷薇更
是藤蔓向上，枝条相交，紧紧地和一棵树交
缠相错，浑然融为一体。蔷薇花沿着树冠开
遍枝梢，一时间，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是一棵
开满花的蔷薇树。

攀爬的枝条让人想起舒婷诗中不屑的
“凌霄花”。而我却喜欢“攀缘的凌霄花”，就
像我喜欢攀缘的蔷薇一样。攀缘只是它们

与生俱来的使命，唯有攀缘方能生存，方能
积蓄力量，待春风抚上每个藤蔓枝梢，它们会
在春风中苏醒，用尽所有的力量，只为绽放生
命中最美的华章。所谓攀缘，不过是有效地
借助力量而已。一如晴天和风雨，我们不知
道哪个会先来到，唯有在风雨到来时，学会坦
然面对，或者在风雨中抓住可以借助的力量，
使自己得以借力继续前行，如此而已。

窗外淅沥，一夜春雨细无声。那片蔷薇
花海还好吗？恰好此时好友发来信息：“花
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邀我雨中
赏蔷薇。好友家小院的蔷薇花也开了。有
了春雨的滋润，想那蔷薇定如少游院中的一
般无二：“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
枝。”雨打花娇，蔷薇定然愈发娇媚可人。约
好时间，期待着与“无力蔷薇”的面谈，应该
是一次愉悦的会晤。问君春来安好？问君
可有烦恼？

从得知好友家种了一院蔷薇后，就一直
默默关注着。有花苞了吗？花开了吗？开
几朵了？蔷薇的一举一动始终让人挂怀。
就像春天到了，惦念着外出踏青；秋风来了，
期待着静赏落叶。

四月到了，蔷薇开了，你的心情收拾好
了吗？一起去赏花，可好？在“满架蔷薇一
院香”的小院中，三两知己围坐，沏一壶清
茶，风吹帘动，共赏花娇。于微醺的花香中，
闲谈浮生若梦，轻问紫陌红尘为欢几何？

岁月在花香流尘中渐行渐远，花开总是
伴着花谢。所幸好友在初春时赠予我两枝
蔷薇，一枝扦插的枝条，一枝今春刚发的嫩
条，一并栽在老家院墙边。前几天回家，两
枝蔷薇已长出了新的枝叶。

时光辗转，还好有希望在。企盼来年，
闲倚栏杆，看蔷薇几度，春光如沐。

短笛轻吹

♣ 原 峥

看蔷薇几度

荐书架

♣ 赵宇豪

《荒野飨宴》：寻找最后的驼鹿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荒野正在被侵占。野
生环境的缩减对整个大自然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威胁。作者拉
瑟瓦在书中提到：“据估计，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失去30%
到50%与我们共生在这个星球的其他物种。每天都有数十
种生物灭绝。”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与污染等问题，正在使
我们的环境危机加剧。《荒野飨宴》用丰富的历史资料，讲述了
近千年间，环境保护法的演变历程。

拉瑟瓦追随着捕猎、采集与野味贸易，足迹遍布瑞典、刚
果、马来西亚等许多地方。艰苦的旅程中有一段一段鲜活的
故事，作者用孜孜不倦的观察与优美的文字将所见所闻记录
下来，向我们传递鲜为人知的人类活动，以及其背后的隐情。

“我们看到巨蜥、侧颈龟和成堆的河鱼。一条活的尼罗鳄被绑
在摩托车的后面，它的嘴被麻绳捆起来了。”细致入微的描写
让读者身临其境，也让《荒野飨宴》入选《纽约时报》夏季阅读
精选、《出版者周刊》星级评论，以及亚马逊图书编辑之选。

作为一本“关于野性的探险笔记”，《荒野飨宴》视野广阔，
将游记与历史、环境保护与女性主义等跨度极大的话题进行
结合，展现了作者丰富的知识与经历。正如《纽约时报》对这
本书的评价：“不仅深入研究了我们在世界各地吃的东西，而
且还研究了我们曾经吃过的东西，和我们失去的东西。”《科
学》杂志则用“拉瑟瓦用细节鲜明地揭示了全景，并慷慨地奉
献了她的全部”形容这本书。

人与自然

♣ 李学然

花褪残红青杏小
春阳渐暖，草木滋长，经过雨水清洗的空气

如空明剔透的泉水，一切让人觉得如此美好的同
时，又掺杂着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感伤。

当清晨的阳光给新生的绿叶涂抹上一层淡淡
的胭脂色时，我已经出了小区。沿着一条如绿色
丝带般的河堤走300多米，转过一座三层高的拐
角楼，就到了小城的大街上。河坡上栽种有樟树、
桂树、玉兰树，还有几株杏树和桃树。清明前，雪
似的杏花，火似的桃花，碗口大的玉兰花，如云朵
般浮在绿树丛中，明媚了人的眼，感动着人的心。

那两棵比肩而立、风姿绰约的杏树，它们一
如我的乡亲，从不用刻意记起，却总是若隐若现，
又无比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它们曾静静地
守候着乡村的春夏秋冬，守候着自然的阳光雨
露，守候着我的少年时光。20世纪 70年代，记不
清具体是哪一年，割麦时节，父亲从集市上带回
了一捧金黄金黄的大麦杏，我人生第一次吃到了
甜糯香软的杏儿。第二年，我家庭院土垒的花坛
里长出了几棵杏树苗，父亲拔去了几棵，只留下
了两棵粗壮的小苗苗。这两棵小苗苗当年长到
了食指粗细三尺来高。次年开春，父亲把它们从
花坛里移出来，栽到家门口西边的斜坡上。我们
山里人家，一般不在庭院里栽树，尤其忌讳在庭
院里栽杏树和桃树。有了这两棵杏树，我的心里
便多了一份期盼。

父亲对我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子当年便
还钱。杏子要四年才开花挂果呢。”我很有些失
望，却也只有耐心等待。时间不会辜负等待，在
一年的仲春，当榆树、槐树、椿树还在沉睡时，那
两棵已长到一人多高的杏树绽放出了满树的芳
华，在春风里摇曳怒放。团团锦簇的杏花，携着
草木山川的灵秀之气，宛如白色的蝴蝶，盈盈欲
飞，和跳跃的春光一同翩翩起舞。

拐角楼这边的河堤路清幽得如小家碧玉，那
边的大街上热烈得似铁锅里的沸水翻腾。转过拐
角楼，生活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一早一晚，市场的
人特别多。有摆摊出售豆腐猪肉、凉菜甜酒的小
商小贩，有挎着篮子、骑着三轮车叫卖白菜萝卜、
土鸡麻鸭的附近农民，有背着书包、行色匆匆的学

生，有讨价还价的家庭主妇，还有无事闲逛的老头
老太太，熙熙攘攘，一拨人涌过来，又一批人挤过
去，如过江之鲫，看似混乱，却又隐藏着一种秩序。

走在县城唯一的一条还残存着旧时风貌的
老街，似乎进入了时光隧道，有一种恍若隔世的
感觉。老街的西侧，低矮古朴灰尘满面的老屋
与高大光鲜的现代高楼携手而立，合抱粗的梧
桐树正在萌芽吐绿，知名不知名的鸟雀站在树
梢头啾啾唱着带着水音的曲子，柔媚悦耳，随风
飘忽。老街东侧的门面房，多是四五十年前的
老屋，青砖灰瓦木窗棂，屋顶上生长着一丛丛的
瓦松与苔藓，一间连着一间，连成一条淡淡的墨
线，沙漏沉淀下的时光，隐藏在墙头瓦缝里，蕴
含在瓦松和苔藓上，无言地散发着岁月的沧桑
与温馨。老街西侧门店，出售的多是现代商品：
五金电器、西药化妆品、冰淇淋蛋糕、奶茶等；东
侧的门店，卖的是清一色的传统手工产品：脆酥
酥的油条麻花、香喷喷的芝麻小磨油、热气腾腾
的早点、敦实的实木桌椅、各色各样的干果炒
货。有两个抢刀磨剪子的老师傅，一个牙医，一
个老修鞋匠，一对弹棉花的老年夫妻，也常年在
这条老街里谋生活。老街是繁忙的，又是沉静
的，古朴的老屋和现代的商业气息交织在一起，
巨大的反差与微妙的和谐共同勾勒出一幅传统
与现代共生的平和画卷。

谷雨天，柳絮轻扬，杏花落尽，紫红色的杏芽舒
展开来，和春光极尽缠绵。要不了几天，杏叶就浓
了绿了。“花褪残红青杏小”，轻轻拔开婆娑的心形
杏叶，躲在叶底的小小青杏儿，嫩嫩的、青青的，像
粒粒绿色的翡翠，晶莹透亮，带着几分羞涩几分胆

怯，你挤着我，我挨着你，含着笑，正在迎风生长。
在子规鸟的叫声里，夏日的阳光一天天热烈

起来，几场南风过后，垅上的麦子黄了，树上的杏
儿也黄了。那一枚枚鹅黄色的杏儿，尖嘴儿上带
着一抹深红，在阳光的照耀下，透着明亮的光泽，
半遮半露地藏在翠绿的枝叶间，逗引得人口齿生
津。父亲把杏儿摘下来，装了满满两提篮。我家
的杏儿个大皮薄，用手轻轻一掰，就能掰成两半。
杏肉金黄如烟丝，软糯甘甜，含在口里尝不到酸。
我一口气能吃一大捧杏儿，直到吃饭时才感到牙
被酸软了，连青菜都嚼不了。许多年后，闲来翻看
《本草纲目》，书中有记：“诸杏，叶皆圆而有尖，二
月开红花，亦有千叶者，不结实。甘而有沙者为沙
杏，黄而带酢者为梅杏，青而带黄者为柰杏。其金
杏大如梨，黄如橘。”我这才知道那两棵杏儿是沙
杏，可等我知道的时候，它们却早已不在了。

遇上杏儿结得多的“大年”，摘下的杏子一时
吃不完，我常趁着农忙放假的日子，提上半篮杏
子到集市上卖，2角钱一木碗，好的时候一季能
卖个 10元 8元的，够一年两个学期的学费和本
子、笔墨钱。岁月漫长，时光短暂，杏花开了又
落，“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早已搬离小
山村，曾经的青涩少年，已成颓然一老翁。老屋
不在了，西坡上的两棵杏树不在了，父亲母亲也
不在了，他们留在这春天里，也留在永恒的时光
里。人生中有些人，有些事，当初只觉是平常，可
经过岁月的打磨，如今如琥珀一般，在记忆的深
处熠熠生辉。

这“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暮春，恰如无端五十
弦的锦瑟，是如此的恼人，又是如此的让人沉醉。

春雨濡润了椿芽，先是红嘟
嘟的芽苞，圆通通的；斜斜的雨
丝，把攒得紧紧的叶芽扯开，一
下子涨大，尖尖的嫩叶，伸着懒
腰，一夜功夫全都舒展开来。这
妖精，一冬的能量，深红里透着
玛瑙的晶莹剔透，化作亮感，在
春风里流韵。

父亲抱着孩子，用粉嘟嘟的
小手轻点芽尖，猛地抽回，逗得
孩子格格地笑。一旁觅食的麻
雀，竟被这情景吸引，仰头好奇
地看着。累了，父子俩揪着芽
根，掰下来，教孩子学语，“拌香
香，下饭饭”。

摘回的香椿，清水洗，开水
泡，盖上盖，焖一焖，捞出，挤水，
切成末，拌上佐料，搅拌调匀，就
可以食用。拌香椿时，千万不能
放麻油——太张扬，会遮掩香椿
原本的醇香。这道快手菜，省时
便捷，常吃常新，感觉哪里都飘
着香；那些舒展开来的香椿叶，
稍老一些，切碎，放在笸箩里，撒
盐，耐心揉搓，晒太阳。三五日，
捧起干椿叶在耳边听，哗哗作响
时，小心地装进布袋子，放进坛
子，以备反季尝鲜享用。

谷雨吃春，就是品尝椿芽，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成候
之山，其上多櫄木”，先秦时的
香椿，称为櫄木，《山海经》里说
的。上古的香椿树，“以八千岁
为秋”，在庄子眼里，可是长寿
之物。自此，后人便借“椿”来
喻福寿绵延，以“千椿”言千岁，
以“椿寿”祝寿长辈，以“椿庭”
代言耄耋之年的父亲。相传，
孔子的儿子孔鲤孝贤，因怕打
扰父亲思考问题，路过庭院时，
趋庭而过。椿庭相连，便成了
一世相爱父亲的代言。古人言
母亲“萱草”，“椿萱并茂”，父母
健在、健康长寿，“知君此去情
偏切，堂上椿萱雪满头”，那是
人生不可多得的福分。

家乡人常说，“常食椿巅，
百病不沾，万寿无边”，椿芽味
苦、性寒，清热解毒、健胃理气，
还能醒脾开胃，谷雨“吃春”，椿
芽不能少。康有为曾吟诗咏香
椿，“山珍梗肥身无花，叶娇枝
嫩多杈芽。长春不老汉王愿，
食之竟月香齿颊”。明代的高
濂，妥妥的椿芽吃货，采头芽，
开水焯，少加盐，晒干，想什么
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新鲜
的，最适合炒面筋，煸豆腐、素
菜。吃春的食俗，尤其是老北
京常说的食椿，代代相传，念念
不忘。这习俗如风，赶走了冷
漠，暖回了情怀。

俗话说，“香椿不过房，家富
人丁旺”，老人提醒：这椿芽鲜
美，不可多食，正如人生的诱惑
太多，不可贪婪。图一时之欢，
逞一时之强，莽莽撞撞地直奔南
墙，得不偿失。另一说，这香椿
树不择土地，不拣厚薄，适应性
强，房前屋后种一棵，都能活。
馋嘴贪恋椿芽，哪里在乎步月登
云？无奈这椿枝软脆易折，常常
砸塌屋顶，伤人害物。还有一
说，香椿树疯长，是懒人家的标
符，勤勉的人家是看不上的：经
常打理，这树自然不过屋顶，踮
起脚就能摘下新鲜的椿芽，何苦
上梯爬高，劳神劳力呢？

谷雨，谷得雨而生。谷雨之
后，寒潮退去，雨量增多，是植物
生长的大好时节。相传，黄帝于
春末夏初发布诏令，宣布仓颉造
字成功，恰逢天空降下谷米雨。
《淮南子》记录了这个传说，“昔
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
哭”，所以，谷雨成了祭祀仓颉的
节气。也有更具体的说法，昔日
仓颉造字时，正遭灾荒，天帝十
分感动，方命天兵天将打开粮
仓，下了一场谷子雨，生得救。
战国之后的典籍，就把仓颉写成
黄帝的“史官”，陕西省关中白水
县史官镇一带，至今每逢谷雨仍
举办拜仓颉的庙会。天食香椿，
留下关爱天下人的清香；如火厚
德，化却百姓生活的谷雨，香在，
德在。

这椿芽，芽鲜香，椿恒久，
如风、如铁、如火，怎能不讨人
欢喜？韶光如流沙，一逝不还，
谁不想把它揽在怀里？“溪童相
对采椿芽，指似阳坡说种瓜”，
孩子的奶声奶气，惹得父亲大
笑：椿芽一嚼，齿颊留的香里，
是劝韶光复还？还是悄然小
别，权作明年再见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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